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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地理学术语翻译的角度出发，以概念史的方法探讨了“美国”一词在中国近代文化

背景下生成、演变和确立的历史过程。分析认为: 认知程度和民族情感对译名的影响、政治和外交

层面对译名的操控以及学者和文人对译名的规范与统一是“美国”译名演进的 3 个主要原因; 在此

基础上，促进人们对现代汉语体系中“美国”一词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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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理环境与生俱来对自然的依赖，人类对

它的了解和认识可以说是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

件。在很多学者看来，“影响人类文化发展的第一
因素是生态环境，也可以说是地理环境”［1］。因此，

中西方人在与自然地理互动的历史过程中都通过不

断地观察、总结和积累发展出与其自身生存环境相
应的地理学。相比而言，“在中世纪的早期，中国人
曾一度遥遥领先。从汉到唐的这一段时间里，西方
在地理学上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中国。到了宋代，

除阿拉伯外，也仍然不能和中国相比”［2］。但由于
古代地域的阻隔，往来交通不便，中国的地理学并未

大规模地向西方传播。倒是近代以来，由于其科学
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航海技术方面所取得的长足进

步，西方人通过地理大发现率先扩大了生存空间，扩

展了对世界地理的认识范围。相比科学技术武装下
的西方近代地理学体系，中国传统地理学越发显得

封闭而狭隘。

明代中期以降，随着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东来，

西方近代地理学知识也开始在中国传播。作为其概
念表征的新术语，诸如“地球”、“半球”、“赤道”、

“南极”、“北极”、“热带”、“寒带”、“经线”、“纬
线”、“大洋”、“大洲”等大量地理学词汇也通过翻译
为媒介在汉语语言系统中生成［3］。西方地理学知识
的传播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眼里的世界图景: 中国

传统的以华夏为中心向四夷辐射的文化圈“天下
观”被主权国家平等并立的“世界观”所取代，中国
人第一次有了“国”、“万国”和“国际”的概念。而
中国自古乃“名教”之国，自孔子始就有对万事万物
“必也正名”的思想传统。明清之际，面对西方列强
环伺的国际局面，对于林立于世的西方诸国如何称

呼其名便成为中国处理与他国政治外交等各方面关

系的首要问题。从逻辑上讲，任何国家自成立起都
必然有着自己的正式国名，而其中文称谓往往来源

于对其固有名称的翻译。今天汉语里所使用的大部
分西方国家的国名术语，如“英国”、“法国”、“俄
国”等，就是在明清之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广泛传
播的背景下翻译生成的。

而现代汉语中的“美国”一词也不例外。今天
的美国，其英文名称与美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各国冒险家纷纷进行海洋



探险活动。1498 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率领船队
远航印度，途中在巴西登陆。船上的意大利商人兼
探险家亚美利哥发现这是一块有别于亚洲的新大

陆，并绘制出其地图。亚美利哥回国后大肆渲染他
的南美洲之行，其故事“既使欧洲人恐惧，也令他们
着迷”，并开始在欧洲广泛传播［4］。1507 年，德国地
理学家瓦尔德希米勒在其绘制出版的世界地图和相

关著作中首次使用亚美利哥名字的拉丁文形式

“Americus”来指代美洲，后来演变成英文中的
“America”一词［5］。于是，亚美利哥的名字就成为今
天 2 块美洲大陆的名称。而美国正是以美洲而得
名: 1776 年，美国宣布独立。杰弗逊在《独立宣言》

中首次将之前的北美 13 州殖民地称为“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6］。这一称呼在 1783 年英美《巴
黎条约》中得以沿用［6］，并于 1878 年的《美国宪法》
中被确认为美国的正式英文国名［6］。因此，“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特别是其中的“America”

即成为后来种种美国汉译名的源语文本。
从 1784 年中美首次民间直接交往至今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即便从 1979 年两国正式建交到现
在也已走过了 30 多年的历程。今天中国人的生活
和意识里早已随处充斥着“美国”话语，并且挥之不
去。若追问大洋彼岸那个叫做“America”的国家何
以一旦进入中国人的话语体系就摇身一变成为“美
国”，必然被人讥为无知。因为翻开今天的任何一
部双语词典，“USA”旁“美利坚合众国”的注解抑或
“America”旁“美国”的译名似乎都在赫然宣告着
“美国”作为那个北美合众国在华代理人的合法地
位。根据传统翻译理论，“America”和“美国”这 2
个来自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背景的词汇之间存在着

某种天然而“透明”的“等值”，因此，以“美国”对译
“America”被视为当然。诚然，“美国”作为“America”
的汉译名已经以“约定俗成”的方式在现代汉语中安
营扎寨，成为事实。但是，需要看到的是，这 2 个词语
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必然对等，其互译性并非在某本

权威词典一蹴而就之下就能得以建立。相反，不同文
化中概念与概念、词汇与词汇之间的对等只是一种动
态的“虚拟对等”［7］①，其“对应是历史地、人为地建构
起来的”［8］。而作为建立这种对等关系的手段，翻译
归根到底是一种“制约之下的形变”［9］②。每一个概
念从一种语言系统进入另一系统，其语言形式的转换

都受到一系列历史、政治、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都
是这些因素之间长期博弈斗争的产物。因此，一个民
族对异文化词语的翻译和接受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

历史过程。对于这个过程，钱钟书以旅行作喻再恰当
不过。他说:“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

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

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些遗失或受些

损伤。”［10］

笔者既以“美国”一词的翻译为例，探讨“Ameri-
ca”这一西方地理学概念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通
过怎样的方式、穿过数百年时间、跨越上万里大洋、一
步一步“积寸累尺”地向中国旅行，并“在本国语言中
获得合法性”［8］，进而最终进入中国人的话语系统。

一、认知程度和民族情感
对译名的影响

众所周知，一个民族对新生事物怎么命名，总是

与人们对该事物的认知与了解程度、情感价值判断以
及传统审美积淀等因素密切相关。译名也是如此: 一
个外来名词术语也总是随着人们对其所指称实体认

识的不断加深以及情感态度的不断变化而在译入语

中产生着不同的“形变”，这也是影响美国译名在近
代中国演变的主要因素。从 16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
初，随着西方文化的东渐而来，中美 2 个民族的交往
经历了从间接到直接、从表层到深入的发展过程。而
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也从最初耳闻目见的直观了解，

发展到感性判断，进而最终上升到理性思考。与之相
应，“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汉译名也经历了
译名纷乱的初创时期、贬词丑化的转折时期和褒义美
化的定型时期 3个阶段。

( 一) 第一阶段: 译名纷乱的初创

时期

译名纷乱的初创时期约从明朝中期到 1844 年中
美《望厦条约》签订之前，历时 200 余年，为美国汉译
名的初创时期。在明朝，美国尚未成立。从明朝中晚
期开始，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近代地理大发现的是欧

洲的天主教传教士。在他们的地理学“汉文西书”③

中，利玛窦、艾儒略等根据音译的原则，将美洲洲名
“America”以汉语表述为“亚墨利加”，如早在 1602

年，由利玛窦绘制、李之藻刻版的《坤舆万国全图》就
已经筚路蓝缕，其对包括美洲在内的世界五大洲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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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英文原文为“hypothetical equivalence”。
英文原文为“a regulated transformation”。
“汉文西书”的概念，据邹振环解释，主要“用于明末清初，指西方传教

士用汉语撰写，或在中国人帮助下编译的有关西方内容的各类图书，包括有原

本参照的译著;或无原本依据，只是西方传教士依据西方概念和内容编写的各

类图书”。参阅:邹振环的《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 1815至 1911年西方地理
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15 页。需要
说明的是，无论这些“汉文西书”整本著作有无原本参照，就其中的重要概念术
语( 如“美国”等) 而言，最初都是外国所有而中国所无，是通过翻译引进而来的。



道:“以地势分舆地为五大洲，曰欧逻巴，曰利未亚，曰
南北亚墨利加，曰墨瓦蜡泥加。”［3］而且利玛窦专门提
到美洲时说:“若亚墨利加者，全为四海所围，南北以
微地相联”［3］，并且“南北亚墨利加……自古无人知有
此处，惟一百多年前，欧逻巴人乘船至其海之地方知。
然其地广阔而人蛮滑，迄今未详审地内各国人俗”［3］。
在成书于 1623年的地理学著作《职方外纪》中，

传教士艾儒略最早以汉语描述了美洲，因意大利商人

亚美利哥而得名的史实。他沿用“亚墨利加”的美洲
译名，并且首次将北美洲称为“北亚墨利加”。艾儒
略说:“其后又有亚墨利哥者，至欧逻巴西南海，寻得
赤道以南之大地，即以其名名之，故曰亚墨利加。数
年之后，又有一人名哥尔德斯，国王仍赐海舶，命往西

北寻访，复得大地，在赤道以北，即北亚墨利加”［11］。
其后，意大利传教士庞迪我在其《海外舆图全说》以
及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在其《坤舆全图》中都沿用了
相同的译名。逐渐，“亚墨利加”成为“America”汉译
名的雏形，相继出现在后来来华传教士的口中、笔下。
只是不同传教士在拟声对译的具体用字上略有差异，

表现为“墨利加”与“美理哥”等类似变体。

在同一时期，中国近代最初与西方人士直接接触

的澳门、广东等沿海地区居民根据传教士口中的发
音，以当地闽粤方言将“America”音译为“咪唎坚”①，

如《清实录: 仁宗睿皇帝实录》记载，嘉庆二十二年
( 1757) ，广东“弩获诈抢咪唎坚夷船匪犯李奉广等，分
别斩决枭示”［12］。“咪唎坚”也写作“弥利坚”或“米
利坚”，或直接简称为“米国”，这也影响到了后来日
本对美国国名的翻译。
其实，在美国脱离英国而独立之前，中美两国并

无直接往来。即便有茶叶、人参等货物的零星贸易往
来，中国与北美 13 州殖民地之间都是经过英国东印
度公司以伦敦为中介辗转往来的。中国人对美国的
认识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停留在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
阶段。而且由于中国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在当时中
国人普遍看来，“凡属夷人，都不过‘犬羊之性’而已，
何必究其属于那一个‘部落’”［13］。因此，在很长一段
时期里，美国的汉译名都是以“亚墨利加”、“墨利加”

和“美理哥”的形式存在于中外知识精英圈子里，或
以“咪唎坚”、“弥利坚”和“米利坚”等形式存在于沿
海地区少数与西方人士有所往来的中国人口笔之下。

1784年，美国的“中国皇后号”商船第一次抵达
中国广州［14］，拉开了中美直接交往的序幕。直到
1844年中美签订不平等条约之前的 60 年间，双方贸
易往来日趋频繁，两国交往联系日益密切。出于贸易
通商的迫切需要，“中国人伤了一点脑筋之后便识别
了美国人与英国人，他们称美国人‘新国民’”［15］。同

时，当地居民根据美国国旗的直观特征，将其称之为

“花旗”国。如最早对独立后的美国进行记载的《海
外番夷录》中所说:“咩哩干国在英吉利西，由散爹哩
西少北行，约二月; 由英吉利西行，约旬日可到，亦海

中孤岛也。疆域稍狭。原英吉利所分封，今自为一
国。风俗与英吉利同，即来广东之花旗也”［16］。其
中，“咩哩干”亦为美国的音译，只是后来未能流通
使用。
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其撰成于 1838 年的《美理

哥合省国志略》中对美国汉译国名进行了详细考证。
他说:“夫美理哥合省之名，乃正名也。或称米利坚、
亚墨理驾花旗者。盖米利坚与亚墨理驾二名，实土音
欲称船主亚墨理哥之名而讹者也。至花旗之名，则因
国旗之上，每省有一花，故大清称为花旗也。至所云
美理哥者，即亚美理哥也。合省者，因前各治其地，国
不相连，政无专理。后则合其省而以一人为首领，故
名之曰合省。是则今之称美理哥者，固正而不讹。后
云合省者，亦正而不讹也”［13］。其分析不仅涉及“花
旗”一词的来历、“America”的诸多汉语音译名，更进
一步阐明了美国作为“合省”国的国家性质，为后来
者理解美国的渊源本质和翻译美国的国名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中国的经世学者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介绍美国

部分时，他也对美国和美洲的译名加以辨析道:“案粤
人称曰花旗国，其实弥利坚，即墨利加。又作美理哥，
乃洲名，非国名也”［17］。并且，魏源借鉴并沿用了裨
治文的说法时称:“西洋称部落曰士迭，而弥利坚无国
王，只设二十六部头目，别公举一大头目总理之，故名

其国育奈士迭国，译曰兼摄邦国”［17］。其中，“育奈士
迭国”乃“United States”的音译，魏源将其进一步意译
为“兼摄邦国”，相当于今天所谓“合众国”。只不过
前者“育奈士迭国”作为汉译国名用词略显冗长，而
后者“兼摄邦国”因其意义较为晦涩而均未能广泛流
通使用。

随着中国人对美国认识的逐渐加深，美国汉译国

名也开始逐渐细化。梁廷枏《海国四说》中的《合省
国说》是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系统的美国通志。在该
书中，梁廷枏对美国汉译名的音译用词进行了细致入

微的考察:“粤人呼为花旗者，以其入市船旗必绘彩花
其上，俗遂指是名之。其自称则为合省国，复先系以
亚墨理格洲，谓必如此乃为正名。盖亚墨理格即船主
亚墨利哥之转音。其曰亚麦利加者，加格为四声之
通，亚麦即亚墨，利即理译语对音，本无定字也。曰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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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原书记载，“坚”字和“咪”、“唎”两字一样，为闽粤方言，也带有“口”
字旁，并且原文为繁体“堅”。



利坚者，米即亚墨合呼，而急读之，则为米、坚、加，又
复以转而误也。近年粤商久于海外操西洋土音，别呼
之曰美哩千。美与米无异声，而与亚墨同为开口之
声，亦缘急呼致省，其曰哩千，则明为利坚之转矣。曰
合省国者，知中国分省以治，故亦自称其国内所分之

地为省。前分后合，从质即以合省名”［18］。徐继畲的
《瀛寰志略》也归纳总结道:“米利坚，米一作弥，即亚
墨利加之转音，或作美利哥，一称亚墨理驾合众国，又

称兼摄邦国，又称联邦国，西语名育奈士迭。亚墨利
加大国也。因其船挂花旗，故粤东呼为花旗国”［19］。

在 1602 ～ 1844 年长达 200 多年间，美国由英属
殖民地发展为独立国家，中国人由美洲进而认识了美

国。对美国的汉语称呼也是译名纷繁，包括西方传教
士口中的“亚墨利加”、“墨利加”、“美理哥”，闽粤沿
海居民口中的“咪唎坚”、“米利坚”、“弥利坚”以及经
世学人口中的“育奈士迭国”、“合省国”、“兼摄邦国”

等不一而足。关于译名纷乱的原因最主要在于术语
翻译之难。试想一个异文化、新事物、新概念初次进
入中国人视野，要想对其准确地加以理解与把握已属

不易，何况用母语进行表述; 能够勉强转换成汉语者

已属凤毛麟角，更何况要求其高度符合汉语规范并前

后统一一致。对此，最早在中国从事西方地理学译述
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的感叹就是最好的注脚，他在其

所译的《几何原本》引言中认为:“东西文理，又自绝
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图; 肄笔
为文，便成艰涩矣。”［20］并且，当时翻译理论还不够发
达，没有一定的翻译标准可循，因此，才有了美国汉译

国名在中国草创之初纷繁复杂的局面。

不过，由于这一时期内中美之间主要是民间的商

贸往来，中美关系尚未深化进入政治外交层面，中国

人对美国和美国人的印象仍处于直观认识阶段。因
此，即便这时的美国译名纷繁各异，但也有共通之处。

那就是，不论“米利坚”、“育奈士迭”等拟声音译，还
是“合省国”、“兼摄邦国”等意译，乃至“花旗国”等借
代称谓都是对对方的直观描述，并且所选汉字本身均

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随着中西交流以及以此为背
景的中美交往的深化，这些早期译名大部分都在时代

的演变过程中被逐渐取代或淘汰，如今提起“亚墨利
加”，也许只能遥远地呼应着早期西方探险家开疆辟
野的雄心壮志和浪漫情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
些略显粗糙的音译名词为后来的美国译名奠定了

基础。

( 二) 第二阶段: 贬词丑化的转折

时期

贬词丑化的转折时期大致从 1844 年中美《望厦

条约》的签订到 19 世纪 60 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前，

为美国汉译名从草创走向成熟的过渡时期。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割地赔款，拉开了中国屈

辱的近代历史，同时也激起了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痛

恨。中国人开始在西方国家音译国名的基础上冠以
“夷”、“酋”、“逆”等字加以贬斥，如林则徐在担任两
广总督期间上书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就经常将英国称

为“英夷”［21］。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中国自古就有“夷
夏”之辩，将“华夏”以外的其他民族均视为“蛮夷”，

但是这更多是出于一种自我优越感以及对边缘文化

的蔑视。但到了近代，同一个“夷”字所折射出的感
情色彩已由之前的轻视变为愤恨。如在道光二十一
年( 1841) 阮元致两江总督伊里布，建议联美制英的文
书里就同时以“英夷”和“咪夷”来称呼英美二国，他
说“咪夷在粤向属安静，非若英夷之顽梗。若优待咪
夷，免其货税，又将英夷之贸易移给咪夷，则咪夷必感

荷天恩，力与英夷相抗”［22］。但总的说来，在 1840 ～
1844年间，“中华民间对美国的印象，较之对其他各
国为佳”［13］，因此，夷称并未广泛使用，而是第一阶段
产生的主要音译美国国名大都得以沿用。

1844年，中美之间的第一个条约《五口贸易章
程》( 俗称《望厦条约》) 签订，在条约里美国的中文落
款为“亚美理驾洲大合众国”［23］。值得一提的是，关
于这一汉译美国国名，虽然其“America”部分仍然沿
用了第一阶段的音译形式“亚美理驾”，但是在其国
家性质“The United States”这一部分已经由之前的
“合省国”、“兼摄邦国”等表述演变成了今天的“合众
国”。只是出于强权压迫和外交礼节，当时所签订的
条约上美其名曰“大合众国”。该条约中，最惠国待
遇、关税协定和领事裁判权等条款都反映出不平等条
约性质［23］。因此，从清政府到民间都开始逐渐意识
到，美国同英法日俄等西方列强一样，它与中国的交

往也是以攫取经济利益、瓜分中国国土为目的。从
此，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亦开始发生转折。自上而下
从官方开始，对美国的称呼也在第一阶段音译国名简

称的基础上加上“夷”、“酋”等贬字，普遍称其为“咪
夷”、“咪酋”等。如《清实录: 文宗显皇帝实录》记载，
1844年道光皇帝曰:“惟扼哂使臣喇吃呢，据咪夷
声称约计一月后可以到粤，似与咪夷通同一气。”［12］

又如《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记载，1857 年咸丰皇
帝曰:“来自黄浦，恳求开舱贸易，经叶名琛照覆，咪酋
颇知感戴。”［12］

虽然这一阶段持续时间较短，仅仅 20 余年，但是
这一时期却是美国汉译国名从最初创制到最终确立

之间的重要过渡阶段。“咪夷”、“咪酋”等词也是美
国汉译名在近代中国演变的重要历史产物，这些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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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斥丑化效果的译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

中国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情感

排斥。

( 三) 第三阶段: 褒义美化的定型

时期
褒义美化的定型时期从洋务运动开始一直到清

朝末年，为美国译名在汉语体系里的确立和定型时

期。19世纪 60年代，清王朝经历了反抗国外两次鸦
片战争的失败和国内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冲击，陷入

到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之中。其实早在第一次鸦片
战争期间，封建统治阶级内的有识之士就已经看到西

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产生了以夷为师和学习“夷务”、
以抵御外侮和消除内患的理性思考。此时，统治阶级
内部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态度已经悄然

由蔑视贬低转变为畏惧重视，这种情感的变化也反映

在洋务派对美国的称呼上。
早在咸丰十年( 1860) ，洋务运动发起者曾国藩在

《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的奏折上就说道:“其
请拨夷兵三四百名助剿金陵发逆心节，查大西洋英法

美各国，恃其船坚硬大，横行海上。”［24］在这里，曾国
藩开历史先河，以单字“美”指代美国。已经与今天
国人对美国的简称无异，只不过此处“美”和“国”二
字并未连用。在同一篇奏折中，曾国藩更是将“米利
坚”和“美理哥”2 个早期译名斩首去尾，分别保留了
其具有褒义的部分，并合二为一，将“美”、“利”、“坚”
3个褒义汉字连用，较早得出了今天所使用的美国汉
译名全称，他说:“美利坚人性质醇厚，其余中国素称
恭顺。”［24］而曾国藩在同治十年( 1871) 《拟选聪颖子
弟出洋习艺疏》的奏折中则直接将“美国”二字连用，
得出了今天所普遍使用的美国汉译名简称，奏折中说

道:“查美国新立合约第七条内载，嗣后中国人欲入美
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人民一体

优待。又美国可以在中国只准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
学堂，中国人亦可在美国一体照办等语。”［25］由此，曾
国藩号召国人师从美国的迫切心情从其用词称名上

就可见一斑。
另一名洋务大臣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 1874) 的

奏稿《筹议海防折》也使用“美国”的称呼:“陆路行仗
小炮，则以德国克鹿卜四磅弹后门钢炮、美国格林连
珠炮最为精捷。”［26］而中国首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在
《拟陈洋务疏》则称之为“美利坚”:“驻扎西洋公使，
万非今日急务。其间惟美利坚之金山，中国流寓数
万人。”［25］

随着洋务运动的逐渐深入，中国知识界也广泛认

识到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开始逐渐改变了对待西方国

家的立场，这同样体现在他们对美国的汉语称呼上，

如著名洋务派思想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论及西

方兵政时就直接以“美国”作为称呼:“至于洋枪，从
前皆用前膛，自美国林明敦秘薄马地尼后膛枪出，各

国仿效之。”［27］

可以说，正是洋务派官员和学者奠定了以褒词汉

译美国国名的基础。他们的译名影响了当时从官方
到民间的各种典籍。据考证，在主要记录洋务派文章
的《清朝经世文编》、《清朝经世文续编》以及《清朝经
世文三编》等书中，第一、二阶段的直观音译名和贬词
丑化译名几乎都被“美国”和“美利坚”这 2 个褒义词
所取代［28］。而“美国”、“美利坚”等译名也被后来的
维新派人士继承沿用，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特别是后
者在晚清发表的一系列政论文中都使用了“美国”和
“美利坚”等具有褒义的汉译国名，使得这一国名在
近代中国最终确立起来。
从 17世纪到 20世纪初，随着中国人对美国认识

的不断加深和民族情感的不断变化，美国的汉译名也

经历了初创、转折和定型 3 个时期。需要说明的是，
不论是认知程度的深入、情感态度的变化还是语言习
惯的演变都是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因此，以时间和历
史事件为标志，将美国汉译国名的确立划分为 3 个时
期只是出于讨论问题的方便。事实上，不可能随着后
一时期的到来，前一时期的译名就完全废除作古。上
文提及的大多数译名在不同的时期都同时存在过。
但是，一个总体趋势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从初创时

期的直观描述，到过渡时期的贬低丑化，再到定型时

期的褒义美化，每一个时期的译名变化都反映着国人

对美国这个国家的认知和情感，他们对美国认知程度

的深入和情感态度的变化是导致其汉译国名随之演

变的最主要原因。

二、政治外交层面对译名的干预

就翻译而言，英国的翻译理论家 Theo Hermans
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都意
味着出于某种目的对源语文本进行的操控。”［29］①而
美国汉译国名在近代中国的翻译确立也不例外: 它不

但是语言随思维自发演变的结果，同时也是其他各方

面因素有意“操控”的产物。所谓“操控”，是指翻译
不仅仅是在真空状态下对源语文本的再现，而是受到

2种文化里“语境、历史和习俗等更宏观因素”( Bass-
nett ＆ Lefevere，1990∶11) 的制约［30］②。就有可能对翻
译起到“操控”作用的这些因素，比利时翻译学者
André Lefevere 更加具体地总结出“权力”、“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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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和“机构建制”3 个方面［31］①。而在美国汉译名的
形成过程中，来自第一个方面，即历史上西方列强从

政治外交途径对其国家汉语名称的干预也是影响其

译名演变的主要因素之一，而这也主要影响到第二阶

段对中国人所使用的贬义与丑化译名的废止。
早从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起，英美等西

方国家就开始强调所谓的“平等”，并且以势压人，通
过其外交强权对中国官方用语强加干涉，多次要求废

除在他们看来在双边交往中带有歧视性的字眼。如
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第三十条要求废除“禀”
字:“嗣役中国大臣与合众国大臣公文往来，应照平行
之礼，用‘照会’字样……均不得欺藐不恭，有伤公
谊。”［23］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第七款也以同样的文
字重申了同样的规定。英美等对中国一个“禀”字的
使用尚且如此耿耿于怀，其对中国人如何称呼其国当

然更是忌讳颇深。在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
一款便明确提出:“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
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23］同为西方列强的美
国自然也紧随其后，通过外交途径向清廷官方施压，

要求废止“咪夷”、“咪酋”等对其国家有意贬低与丑
化的汉语译名。
当然，这种政治上的干预与操控最初只是体现在

官方之间的书面条约上，并不意味着前一阶段已经确

立起来的贬词或丑化译名一夜之间彻底作古。因为
根深蒂固的敌对观念和长期形成的语言习惯都不可

能随着一纸条约的订立而立刻改变，但是，不容否认，

正是由于对方外交政治层面的持续干预，加上后来洋

务派的鼓吹，最终改变了晚清中国官方对美国的贬义

译名，进而逐渐影响了整个中国民间对美国的称呼。

三、学界文人对译名的规范与统一

除了来自政治外交方面的影响之外，另一个对美

国汉译名演变的“操控”因素来自于学术界，即学者
文人对语言的整肃和对译名的规范，这使得第一阶段

初创期纷繁复杂的音译名的逐渐统一。
明末清初以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就开始传入中

国。然而“西国所有格致，门类甚多，名目尤繁; 而中
国并无其学与其名，焉能译妥? 诚属不能越之难

也”［32］。可见，科技术语翻译之难。到了清末民初，
随着中西方接触的深入以及西学东渐大潮的到来，西

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术语也大规模进入中国。然而，
由于西方“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
即有牵合，终嫌参差”［20］，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术语
对译之难更是可想而知。即便勉强译出，不同译者的
译名也很难统一与一致。一时间，中国出现了“同此

一物，二书各异”［25］的“译名纷乱”时期。
作为“一门跨越自然与人文科学两大领域的特

殊学科”［3］，地理学方面的术语翻译的情况更是如此。
对于地理学术语的翻译之难以及译名之不统一，徐继

畲根据自己编辑《瀛寰志略》时的亲身经历指出:“外
国地名最难辨识，十人译之而十异，一人译之，而前后

或异。盖外国同音字者无两字，而中国则同音者或数
十字。外国有两字合音者，而中国无此字，故以汉字
书番语，其不能吻合者本居十之七八，而泰西人学汉

文者皆居粤东。粤东土语本非汉文正音，展转混讹，
遂至不可辨识。”［19］高凤谦也认为: “地名人名，有音
无义，尤为混杂。西人语言，诘屈聱牙，急读为一音，
缓读为二三音;且齐人译之为齐音，楚人译之为楚音。
故同一名也，百人译之而百异; 即一人译之，而前后互

异。”［25］而在其初创期，“亚墨利加”、“墨利加”、“美理
哥”、“亚墨理驾”、“咪唎坚”、“弥利坚”、“米利坚”、
“咩哩干”、“育奈士迭”等纷繁各异的美国音译名就
是其中典型一例。这些音译词纯取字音，不顾含义，
用字生僻，且长短毫无章法，大多数不符合中国人的

传统审美积淀和语言表达习惯，译名的混乱和不统一

对中美双边的文化交流和外交实践都造成了极大

影响。
因此，鸦片战争以后，特别从洋务运动开始，随着

翻译西方书籍日益增多，译名统一问题逐渐成为当务

之急，并且越发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傅兰雅、康有为、
马建忠、吴汝伦、严复、高凤谦、梁启超等都在译名统
一问题上做出过有益的尝试。关于西方国名和地名
的翻译，学者们普遍建议，源语应该是以英语发音为

标准，而目标语( 汉语) 则应以京音汉字进行对译。
如高凤谦在《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中指出:“宜将罗
马字母编为一书，自一字至十数字，按字排列，注以中

音。外国用英语为主，以前此译书多用英语也; 中国
以京音为主，以天下所通行也。自兹以后，无论以中
译西，以西译中，皆视此为本。即一二音不尽符合，不
得擅改，以归划一。”［25］因此，以“美利坚”取代初创时
期的“咪唎坚”、“米利坚”、“弥利坚”等众多音译，既
是由于认知程度的深入意译取代音译的结果，也是语

言伴随着民族感情发生褒义变化的结果，还是学者们

对译语进行规范与统一之后京音取代闽粤音的产物。

四、反 思

严复当年谈翻译时曾发出“一名之立，旬月踟
蹰”［20］的感概。可见，要凭借个人一己之力完成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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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文原文分别为“power”、“ideology”以及“institution”。



一个名词术语的翻译与创制，其耗时之长、困难之巨。
即便像“美利坚合众国”或其简称“美国”这样一个在
今天被视为“透明”的地理学术语，从大洋彼岸漂洋
过海进入中国人的话语体系，也是经过了数百年轰轰

烈烈而又艰难曲折的“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28］。从
汉字训诂的角度出发，陈寅恪先生曾提出“凡解释一
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33］。而就“美国”这一地理学
术语的翻译而言，似乎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凡翻译

一字，即是作一部美国文化东渐史、一部美国文化的
中国受容史。因为作为近代以来绝大部分中国人借
以思考和谈论美国的“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34］，
美国国名在中国“积寸累尺”的翻译与创制过程在很
大程度上就是其国家文化形象在中国的建构和接受

过程。其国名汉译的每一次演进以及用字的每一次
细微变化都微妙而深刻地反映着西方来华传教士、清
廷皇帝、经世派官员学人、洋务派大臣学者、维新派人
士以及平民大众等不同社会群体对美国认知程度和

情感态度的漫长变化历程。因此，本文承袭训诂学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35］的传统，沿波讨源地考察了
“美国”译名在近代中国生成、演变和确立的过程，并
且从认知程度和民族情感对译名的影响、政治与外交
层面对译名的操控、学者文人对译名的规范与统一等
3个方面分析其译名演进的原因，以期对当今中国人
话语系统中“美国”一词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有更
加深刻的认识。
值得指出的是，自 19世纪 60 年代洋务运动兴起

至今 160 余年，“美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俨然已成
为“America”和“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在中国
的权威译名和正宗代理。究其缘起，洋务派出于号召
国人师从西夷，因而推波助澜对其国名极力美化与求

雅，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情有可原。但是，时至
今日，我们仍因袭沿用并且习焉不察地将本民族字典

里几乎最美好的字眼都附加在大洋彼岸这个北美合

众国身上，这一做法是否妥当确实值得商榷。需知语
言文字对一个民族的思维、文化都有着强烈的“反
构”作用，“它是不知不觉地、潜移默化地暗示人类如
何行动，如何思考，如何建构自己的文化”［36］。如果
说历史上“咪夷”、“咪酋”等贬义译名曾诱导酝酿出
中国人妄自尊大进而闭关锁国的苦果，那么今天“美
国”或“美利坚”等绝对褒化的译名似也正暗示着国
人一切以“美”为准、一切向“美”看齐的不良效应。
当然，不得不承认，在现代汉语体系中，“美国”的译名
已经是历史地、人为地、约定俗成地建立起来，断然难
以更改。但是若清醒而理性地思考，也许在符合汉语
表意规范的前提下，采用不含明显褒贬色彩的汉字拟

声对译，回归“亚墨利加”等不卑不亢的音译词才是

国名翻译的正道。

五、结 语

当今，中国人的生活和思维中早已充满着“美
国”话语。本文从地理学术语翻译的角度出发，以概
念史的方法探讨了“美国”一词在近代中国文化背景
下生成、演变和确立的历史过程。认知程度和民族情
感对译名的影响、政治外交层面对译名的操控、以及
学者文人对译名的规范统一等是“美国”译名演进的
3个主要原因。在对现代汉语体系中“美国”一词的
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本文提出，

在符合汉语表意规范的前提下，采用不含明显褒贬色

彩的汉字拟声对译，也许是国名翻译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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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on，evolu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nam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pre-modern China

WANG Jian1，2

( 1．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2．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Cornell University，Ithaca NY14853，New York State)

Abstract: From the translation of geographic nomenclature and based on the methodology of concep-
tual history，this article disscussed the creation，evolu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word“meiguo”in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pre-moder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article，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cognition and attitude，the manipulation from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aspects，and the regulations im-
posed by intellectuals and literati are the three chief causes for the lexical change of“meiguo”． Hopeful-
ly，this article will bring a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 and connotation of the word
“meiguo”in the system of the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Key words: geography; nomenclature; translation;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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